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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嫂多年前離婚後，獨立扶養兩個女兒，住在河堤邊的老舊社區。二層樓的透天，格局雖小，卻溫馨滿溢、窗明几淨。老社區中的舊鄰，幾年來搬走了不少，取而代之的都是外地人口，且大部份是租屋而居的，因此流動率也很大。由於工作的關係，何嫂下班時已經晚上九點半，考量女兒下課後的安全問題，她省吃儉用的存下了一筆錢做為頭期款，買下另一戶中古屋。由於老社區的房屋脫手不易，便閒置下來。

某天，在何嫂任職的診所有位來就診的婦人阿玲，得知她有一屋空著，且婦人的租屋契約即將到期，一房一廳三口人住嫌擠了點，想換大點的房子，便央請何嫂將房子租給她。

在阿玲一家遷入當天，何嫂前來與她訂立租屋契約。阿玲就讀國中的兒子和小六的女兒樓上樓下來回地看，很開心地表示喜歡現在的家，比先前的寬敞也舒適多了。

二個多月後某一天，何嫂在菜市場上遇到阿玲，她說她舅舅的女兒和老公一家四口因舊屋拆掉重建，暫時借住在她那裡，何嫂心想，那房子哪住得下那麼多人，何況還有傢俱與衣物？於是便在收房租時順道去了解情況。不看還好，一看簡直令人瞠目結舌，原本寬敞的大廳，擺了衣櫥和木桌，牆上釘了塑膠鍊條掛滿了衣物，地上舖了床被，一對叼著煙的男女，外加一個一歲多的女孩，和剛出生嬰兒，滿屋子臭氣和食物的雜味，令人卻步。

何嫂進門後，看見滿屋雜穢，幾乎沒有立足之地，只好站著與他們對談。看到屋內的髒亂，加上新安裝上去的分電表，直覺他們絕不可能是親戚借住，只是他們異口同聲說是親人無償借住，要房東別干涉太多，若是何嫂不肯讓他們共住，距租約到期前尚有九個月，以月租八千計，要何嫂拿出七萬二千元請他們搬家。何嫂明白是遇上了無賴，但卻苦無證據，只好忍氣吞聲地告訴他們，反正已是滿屋子的雜亂，如果這樣的生活品質他們可以忍受，九個月後租約到期，只要阿玲將房屋打掃乾淨並回復原狀交還，不再續租，便悻悻然地離去。

約莫過了二個月後的某天黃昏，何嫂途經舊宅，正思考阿玲房租已到期許久，卻遲遲不見連絡，便順道前去一探究竟。只見大門深鎖，門鈴也故障，便在窗邊上看一看，這一瞧才發現冷氣機已不翼而飛，詢問鄰居才知早已人去樓空。何嫂心裡非常詫異，而阿玲的電話又全打不通，在鄰居陪同見證下請來鎖匠開鎖進入。這才發現原本溫馨的老家，已被破壞得凌亂不堪，樓上與樓下各一台冷氣不見了，窗戶玻璃碎裂一地，樓板也被挖了洞，滿地的廚餘和排泄物，加上壓垮的沙發和損壞的櫥櫃，陣陣惡臭令人作噁。何嫂氣極了，請來里長做證拍照，里長臨走前也直呼，簡直是故意的行為，太可惡了，要何嫂當晚便到派出所報案並製作筆錄，控告阿玲侵佔。

悶熱的暑假過後，學生們紛紛開學了，何嫂在送女兒上學途中，發現阿玲的小孩，而他們總是低頭快步閃過，而在這段期間，她也在鄰居的轉述和舊宅的信件中，慢慢拼湊出阿玲的行逕，原來她早就蓄意當二房東，當初在二樓那位並非她阿姨的女兒，而是她的第一任房客，姓石，二十三歲，因為偷了阿玲的身份證去申辦行動電話，兩人對簿公堂，最後她被法院依詐欺、偷竊及偽造文書遭到通緝。而她的第二任房客，則是一位在美容院洗頭認識的婦人，和她的同居男友及二個小孩，與阿玲跟本不是親戚。她們原本就因工作不固定而繳不出房租，正好遇到阿玲邀約同住便搬了過來，卻也因為讓阿玲收不到事先約定的租金而起衝突，單親的阿玲便與子女另覓他處，落荒而逃，連自己的冰箱、洗衣機也來不及搬走。約莫過了十餘日，那對男女也漏夜搬走全部的家當，把何嫂的冷氣也拆走了。

提出告訴的幾個月後，何嫂接到分局員警的來電，詢問事情的始末。因為法官認為描述與佐證尚有不足，且阿玲推說責任不在她，因冷氣不是她搬走的，因此還要再調那對男女來說明，但因那兩人居無定所，也很久未回戶籍地，甚至連正確的姓名阿玲都說不清楚，執行上有所困難。

又過了半年後，何嫂向法書記官詢問偵辦進度，書記官告訴何嫂，侵佔是針對行為人也就是搬走冷氣的人，而阿玲又堅稱不是她，所以何嫂控告阿玲恐怕會不成立，因而建議何嫂可就契約上的權利義務和損害賠償向簡易法庭提出請求阿玲賠償所有的財物損失。

前後經過一年，何嫂這才明白似乎白忙了一場。但為了讓貪小便宜的阿玲得到教訓，也為了懲罰她一付事不關己、不聞不問的逃避心理，她還是向法庭提出告訴。接連二次出庭，阿玲都惡意地缺席，一如她的行事作風。直到法院判決確定，她須賠償何嫂十萬元的損失，才見她上訴，卻又逾期未據繳納裁判費辦理補正，再次地拖延與逃避。

最後，何嫂雖然拿到法院發下的新台幣壹拾萬元的確定書，但能否執行處分還債未知數，只是對她而言是一次不愉快的經驗，而對阿玲，因為貪心而官司纏身，想必也是始料未及的。

同是單親的家庭，何嫂兢兢業業地努力工作，循規蹈矩地生活，勤儉持家；而阿玲卻走法律邊緣游走，到處鑽營，結果偷雞不著蝕把米，也害得子女羞於見人，她賺得什麼？有比先前更好的居住品質不要，非要搞得住不安寧又何苦？且找只有幾面之緣的人共居一室，對自己與子女的安全，無疑是一種威脅。且在第一次當二房東時發生身份證遭盜用時，非但沒有心存警惕，反而貪心地另邀更多人入住，又因識人不清，非但收不到房租，反而被脅迫搬離。又當她為了取信何嫂在子女面前謊稱那男女是親戚時，有沒有考慮到日後如何教育小孩？在言教與身教兩壞的還境下，也難怪她的女兒因觸犯刑罰法律事件也遭到少年去庭的調查官調查。相較之下，何嫂謹守分際，與女兒堂堂正正的做人，雖然生活平淡，卻是真正的幸福。

